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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春节

老舍

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
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可
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
迎春的热情。在腊八那天，人家里，寺观里，都熬腊八粥。这种特制
的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细一想，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
——这种粥是用所有的各种的米，各种的豆，与各种的干果（杏仁、
核桃仁、瓜子、荔枝肉、莲子、花生米、葡萄干、菱角米……）熬成
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

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在这天放到高醋里，封起来，为
过年吃饺子用的。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些辣味，色
味双美，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在北京，过年时，家家吃饺子。

从腊八起，铺户中就加紧的上年货，街上加多了货摊子——卖春
联的、卖年画的、卖蜜供的、卖水仙花的等等都是只在这一季节才会
出现的。这些赶年的摊子都教儿童们的心跳得特别快一些。在胡同
里，吆喝的声音也比平时更多更复杂起来，其中也有仅在腊月才出现
的，像卖宪书的、松枝的、薏仁米的、年糕的等等。

在有皇帝的时候，学童们到腊月十九日就不上学了，放年假一
月。儿童们准备过年，差不多第一件事是买杂拌儿。这是用各种干果
（花生、胶枣、榛子、栗子等）与蜜饯搀合成的，普通的带皮，高级
的没有皮——例如：普通的用带皮的榛子，高级的用榛瓤儿。儿童们
喜吃这些零七八碎儿，即使没有饺子吃，也必须买杂拌儿。他们的第
二件大事是买爆竹，特别是男孩子们。恐怕第三件事才是买玩艺儿
——风筝、空竹、口琴等——和年画儿。儿童们忙乱，大人们也紧



张。他们须预备过年吃的使的喝的一切。他们也必须给儿童赶快做新
鞋新衣，好在新年时显出万象更新的气象。

二十三日过小年，差不多就是过新年的“彩排”。在旧社会里，这
天晚上家家祭灶王，从一擦黑儿鞭炮就响起来，随着炮声把灶王的纸
像焚化，美其名叫送灶王上天。在前几天，街上就有多少多少卖麦芽
糖与江米糖的，糖形或为长方块或为大小瓜形。按旧日的说法：用糖
粘住灶王的嘴，他到了天上就不会向玉皇报告家庭中的坏事了。现
在，还有卖糖的，但是只由大家享用，并不再粘灶王的嘴了。

过了二十三，大家就更忙起来，新年眨眼就到了啊。在除夕以
前，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名曰扫房。必须把肉、
鸡、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至少足够吃用一个星期的
——按老习惯，铺户多数关五天门，到正月初六才开张。假若不预备
下几天的吃食，临时不容易补充。还有，旧社会里的老妈妈论，讲究
在除夕把一切该切出来的东西都切出来，省得在正月初一到初五再动
刀，动刀剪是不吉利的。这含有迷信的意思，不过它也表现了我们确
是爱和平的人，在一岁之首连切菜刀都不愿动一动。

除夕真热闹。家家赶作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老少男女都穿
起新衣，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哪一家都灯火
通宵，不许间断，炮声日夜不绝。在外边作事的人， 除非万不得已，
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祭祖。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
么人睡觉，而都要守岁。

元旦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同：除夕，街上挤满了人；元旦，铺户
都上着板子，门前堆着昨夜燃放的爆竹纸皮，全城都在休息。男人们
在午前就出动，到亲戚家，朋友家去拜年。女人们在家中接待客人。
同时，城内城外有许多寺院开放，任人游览，小贩们在庙外摆摊，卖
茶，食品，和各种玩具。北城外的大钟寺、西城外的白云观、南城的
火神庙（厂甸）是最有名的。可是，开庙最初的两三天，并不十分热



闹，因为人们还正忙着彼此贺年，无暇及此。到了初五六，庙会开始
风光起来，小孩们特别热心去逛， 为的是到城外看看野景，可以骑毛
驴，还能买到那些新年特有的玩具。白云观外的广场上有赛轿车赛马
的；在老年间，据说还有赛骆驼的。这些比赛并不争取谁第一谁第
二，而是在观众面前表演骡马与骑者的美好姿态与技能。

多数的铺户在初六开张，又放鞭炮，从天亮到清早，全城的炮声
不绝。虽然开了张，可是除了卖吃食与其他重要日用品的铺子，大家
并不很忙，铺中的伙计们还可以轮流着去逛庙，逛天桥，和听戏。

元宵（汤圆）上市，新年的高潮到了——元宵节（从正月十三到
十七）。除夕是热闹的，可是没有月光；元宵节呢，恰好是明月当
空。元旦是体面的，家家门前贴着鲜红的春联，人们穿着新衣裳，可
是它还不够美。元宵节，处处悬灯结彩，整条的大街像是办喜事，火
炽而美丽。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有的一律是玻璃的，有
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纱灯；有的各形各色，有的通通彩绘全
部《红楼梦》或《水浒传》故事。这，在当年， 也就是一种广告；灯
一悬起，任何人都可以进到铺中参观；晚间灯中都点上烛，观者就更
多。这广告可不庸俗。干果店在灯节还要作一批杂拌儿生意，所以每
每独出心裁的，制成各样的冰灯，或用麦苗作成一两条碧绿的长龙，
把顾客招来。

除了悬灯，广场上还放花合。在城隍庙里并且燃起火判，火舌由
判官的泥像的口、耳、鼻、眼中伸吐出来。公园里放起天灯， 像巨星
似的飞到天空。

男男女女都出来踏月、看灯、看焰火；街上的人拥挤不动。在旧
社会里，女人们轻易不出门，她们可以在灯节里得到些自由。

小孩子们买各种花炮燃放，即使不跑到街上去淘气，在家中照样
能有声有光的玩耍。家中也有灯：走马灯——原始的电影——宫灯、



各形各色的纸灯，还有纱灯，里面有小铃，到时候就叮叮的响。大家
还必须吃汤圆呀。这的确是美好快乐的日子。

一眨眼，到了残灯末庙，学生该去上学，大人又去照常作事， 新
年在正月十九结束了。腊月和正月，在农村社会里正是大家最闲在的
时候，而猪牛羊等也正长成，所以大家要杀猪宰羊，酬劳一年的辛
苦。过了灯节，天气转暖，大家就又去忙着干活了。北京虽是城市，
可是它也跟着农村社会一齐过年，而且过得分外热闹。

在旧社会里，过年是与迷信分不开的。腊八粥，关东糖，除夕的
饺子，都须先去供佛，而后人们再享用。除夕要接神；大年初二要祭
财神，吃元宝汤（馄饨），而且有的人要到财神庙去借纸元宝，抢烧
头股香。正月初八要给老人们顺星、祈寿。因此那时候最大的一笔浪
费是买香蜡纸马的钱。现在，大家都不迷信了， 也就省下这笔开销，
用到有用的地方去。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现在的儿童只快活的过年，而
不受那迷信的熏染，他们只有快乐， 而没有恐惧——怕神怕鬼。也
许，现在过年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可是多么清醒健康呢。以前，人
们过年是托神鬼的庇佑，现在是大家劳动终岁，大家也应当快乐的过
年。

载１９５１年１月《新观察》第２卷第２期



新年醉话

老舍

大新年的，要不喝醉一回，还算得了英雄好汉么？喝醉而去闷睡
半日，简直是白糟蹋了那点酒。喝醉必须说醉话，其重要至少等于新
年必须喝醉。

醉话比诗话词话官话的价值都大，特别是在新年。比如你恨某
人，久想骂他猴崽子一顿。可是平日的生活，以清醒温和为贵，怎好
大睁白眼的骂阵一番？ 到了新年，有必须喝醉的机会， 不乘此时节
把一年的“储蓄骂”都倾泻净尽，等待何时？ 于是乎骂矣。一骂，心中
自然痛快，且觉得颇有英雄气概。因此，来年的事业也许更顺当，更
风光；在元旦或大年初二已自许为英雄， 一岁之计在于春也。反之，
酒只两盅，菜过五味，欲哭无泪，欲笑无由。只好哼哼唧唧噜哩噜
苏，如老母鸡然，则癞狗见了也多咬你两声，岂能成为民族的英雄？

再说，处此文明世界，女扮男装。许多许多男子大汉在家中乾纲
不振。欲恢复男权，以求平等，此其时矣。你得喝醉哟，不然哪里
敢！既醉，则挑鼻子弄眼，不必提名道姓，而以散文诗冷嘲，继以热
骂：头发烫得像鸡窝，能孵小鸡么？曲线美，直线美又几个钱一斤？
老子的钱是容易挣得？ 哼！ 诸如此类，无须管层次清楚与否，但求
气势畅利。每当少为停顿，则加一哼，哼出两道白气，这么一来，家
中女性，必都惶恐。如不惶恐，则拉过一个——以老婆为最合适——
打上几拳。即使因此而罚跪床前，但床前终少见证，而醉骂则广播四
邻，其声势极不相同，威风到底是男子汉的。闹过之后，如有必要，
得请她看电影；虽发是鸡窝如故，且未孵出小鸡，究竟得显出不平凡
的亲密。即使完全失败，跪在床前也不见原谅，到底酒力热及四肢，
不至着凉害病，多跪一会儿正自无损。这自然是附带的利益，不在话
下。无论怎说，你总得给女性们一手儿瞧瞧，纵不能一战成功，也给
了她们个有力的暗示——你并不是泥人哟。久而久之，只要你努力，



至少也使她们明白过来：你有时候也曾闹脾气，而跪在床前殊非完全
投降的意思。

至若年底搪债，醉话尤为必需。讨债的来了，见面你先喷他一口
酒气，他的威风马上得低降好多，然后，他说东，你说西，他说欠债
还钱，你唱《四郎探母》。虽曰无赖，但过了酒劲，日后见面，大有
话说。此“尖头曼”之所以为“尖头曼”也。

醉话之功，不止于此，要在善于运用。秘诀在这里：酒喝到八
成，心中还记得“莫谈国事”，把不该说的留下；可以说的，如骂友人
与恫吓女性，则以酒力充分活动想象力，务使自己成为浪漫的英雄。
骂到伤心之处，宜紧紧摇头，使眼泪横流，自增杀气。

当是时也，切莫题词寄信，以免留叛逆的痕迹。必欲艺术的发泄
酒性，可以在窗纸上或院壁上作画。画完题“醉墨”二字，豪放之情乃
万古不朽。

载１９３４年１月《矛盾》第２卷第５期

《矛盾月刊》新年特大号向我要文章。写小说吧，没工夫；作
诗， 又不大会。就寄了这么几句，虽然没有半点艺术价值，可是在实
际上不无用处。如有仁人君子照方儿吃一剂，而且有效，那我要变成
多么有光荣的我哟！

一九三四年节—— 作者。



抬头见喜

老舍

对于时节，我向来不特别的注意。拿清明说吧，上坟烧纸不必非
我去不可，又搭着不常住在家乡，所以每逢看见柳枝发青便晓得快到
了清明，或者是已经过去。对重阳也是这样，生平没在九月九登过
高，于是重阳和清明一样的没有多大作用。

端阳，中秋，新年，三个大节可不能这么马虎过去。即使我故意
躲着它们，账条是不会忘记了我的。也奇怪，一个无名之辈，到了三
节会有许多人惦记着，不但来信，送账条，而且要找上门来！

设若故意躲着借款，着急，设计自杀等等，而专讲三节的热闹有
趣那一面儿，我似乎是最喜爱中秋。“似乎”，因为我实在不敢说准
了。幼年时，中秋是个很可喜的节，要不然我怎么还记得清清楚楚那
些“兔儿爷”的样子呢？ 有“兔儿爷”玩，这个节必是过得十二分有劲。
可是从另一方面说，至少有三次喝醉是在中秋；酒入愁肠呀！所以说
“似乎”最喜爱中秋。

事真凑巧，这三次“非杨贵妃式”的醉酒我还都记得很清楚。那
么，就说上一说呀。第一次是在北平，我正住在翊教寺一家公寓里。
好友卢嵩庵从柳泉居运来一坛子“竹叶青”，又约来两位朋友——内中
有一位是不会喝的——大家就抄起茶碗来。坛子虽大，架不住茶碗一
个劲进攻；月亮还没上来，坛子已空。干什么去呢？打牌玩吧。各拿
出铜元百枚，约合大洋七角多，因这是古时候的事了。第一把牌将立
起来，不晓得——至今还不晓得——我怎么上了床。牌必是没打成，
因为我一睁眼已经红日东升了。

第二次是在天津，和朱荫棠在同福楼吃饭，各饮绿茵陈二两。吃
完饭，到一家茶肆去品茗。我朝窗坐着，看见了一轮明月，我就吐
了。这回决不是酒的作用，毛病是在月亮。



第三次是在伦敦。那里的秋月是什么样子，我说不上来——也许
根本没有月亮其物。中国工人俱乐部里有多人凑热闹，我和沈刚伯也
去喝酒。我们俩喝了两瓶葡萄酒。酒是用葡萄还是葡萄叶儿酿的，不
可得而知，反正价钱很便宜；我们俩自古至今总没作过财主。喝完，
各自回寓所。一上公众汽车，我的脚忽然长了眼睛，专找别人的脚尖
去踩。这回可不是月亮的毛病。

对于中秋，大致如此——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它坏。就此打住。至
若端阳，似乎可有可无。粽子，不爱吃。城隍爷现在也不出巡；即使
再出巡，大概也没有跟随着走几里路的兴趣。樱桃真是好东西，可惜
被黑白桑葚给带累坏了。

新年最热闹，也最没劲，我对它老是冷淡的。自从一记事儿起，
家中就似乎很穷。爆竹总是听别人放，我们自己是静寂无哗。记得最
真的是家中一张《王羲之换鹅》图。每逢除夕，母亲必把它从个神秘
的地方找出来，挂在堂屋里。姑母就给说那个故事；到如今还不十分
明白这故事到底有什么意思，只觉得“王羲之”三个字倒很响亮好听。
后来入学，读了《兰亭序》，我告诉先生，王羲之是在我的家里。

长大了些，记得有一年的除夕，大概是光绪三十年前的一、二
年，母亲在院中接神，雪已下了一尺多厚。高香烧起，雪片由漆黑的
空中落下，落到火光的圈里，非常的白，紧接着飞到火苗的附近，舞
出些金光，即行消灭；先下来的灭了，上面又紧跟着下来许多，像一
把“太平花”倒放。我还记着这个。我也的确感觉到，那年的神仙一定
是真由天上回到世间。

中学的时期是最忧郁的，四、五个新年中只记得一个，最凄凉的
一个。那是头一次改用阳历，旧历的除夕必须回学校去，不准请假。
姑母刚死两个多月，她和我们同住了三十年的样子。她有时候很厉
害，但大体上说，她很爱我。哥哥当差，不能回来。家中只剩母亲一
人。我在四点多钟回到家中，母亲并没有把“王羲之”找出来。吃过晚



饭，我不能不告诉母亲了——我还得回校。她愣了半天，没说什么。
我慢慢的走出去，她跟着走到街门。摸着袋中的几个铜子，我不知道
走了多少时候，才走到学校。路上必是很热闹，可是我并没看见，我
似乎失了感觉。到了学校，学监先生正在学监室门口站着。他先问
我：“回来了？”我行了个礼。他点了点头，笑着叫了我一声：“你还回
去吧。”这一笑，永远印在我心中。假如我将来死后能入天堂，我必把
这一笑带给上帝去看。

我好像没走就又到了家，母亲正对着一枝红烛坐着呢。她的泪不
轻易落，她又慈善又刚强。见我回来了，她脸上有了笑容，拿出一个
细草纸包儿来：“给你买的杂拌儿，刚才一忙，也忘了给你。”母子好
像有千言万语，只是没精神说。早早的就睡了。母亲也没精神。

中学毕业以后，新年，除了为还债着急，似乎已和我不发生关
系。我在哪里，除夕便由我照管着哪里。别人都回家去过年， 我老是
早早关上门，在床上听着爆竹响。平日我也好吃个嘴儿， 到了新年反
倒想不起弄点什么吃，连酒也不喝。在爆竹稍静了些的时节，我老看
见些过去的苦境。可是我既不落泪，也不狂歌，我只静静的躺着。躺
着躺着，多咱烛光在壁上幻出一个“抬头见喜”，那就快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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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的故事

朱自清

昨天家里来了些人到厨房里煮出些肉包子，糖馒头，和三大块风
糖糕来；他们倒是好人哩！娘和姊姊嫂嫂裹得好粽子；娘只许我吃一
个，嫂嫂又给我一个，叫我别告诉娘；我又跟姊姊要，姊姊说我再吃
不得了；——好笑，伊吃得，我吃不得！——后来郭妈妈偷给我一
个，拿在手里给我看了，说替我收着，饿了好吃。

肉包子，糖馒头，风糖糕，我都吃了些，又趁娘他们不见，每样
拿了几个，将袍子兜了，想藏在床里去；不想间壁一只狗跑来，尽向
我身上闻，我又怕又急，只得紧紧抱着袍角儿跑；狗也跟着，我便叫
起来。娘在厨房里骂我“又作死了”，又叫姊姊。一会大姊姊来了，将
狗打走；夺开我的兜儿一看，说“你拿这些，还吃死了呢！”伊每样留
下一个，别的都拿去了；伊收到自己床里去呢！晚间郭妈妈又和我要
去一块风糖糕；我只吃了一个肉包子和糖馒头罢了。

今晚上家里桌子、椅子都披上红的、花的衫儿，好看呢！到处点
着红的蜡烛；他们磕起头来，我跟着磕了一会；爸爸、娘又给他俩磕
头，我也磕了。他们问我墙上挂着，画的两个人儿是谁？我说“一个男
人一个女人”。娘笑说，“这是祖爷爷和祖奶奶哩！”我想他们只有这样
大的！——呀！桌子摆好了！我先爬上凳子跪得高高地，筷子紧紧捏
在手里；他们也都坐拢来。李二拿了好些盘菜放在桌上，又端一碗东
西放在盘子中间，热气腾腾地直冒；我赶紧拿着筷子先向了几向，才
伸出去；菜还没有夹着，早见娘两只眼正看着我呢，伊鼻子眼里哼了
一声，我只得赸赸地将筷子缩回来，放在嘴里咂着。姊姊望着我笑，
用指头刮着脸羞我；我别转脸来，咕嘟着嘴不睬伊。后来娘他们都动
筷子了，他们一筷一筷地夹了许多菜给我；我不管好歹，眼里只顾看
着面前的一只碗，嘴里不住地嚼着。嚼到后来，忽然不要嚼了；眼里



看着，心里爱着，只是菜不知怎么，都不好吃了。——我只得让他们
剩在碗里，独自一个攀着桌子爬下来了。

娘房里，哥哥嫂嫂房里，姊姊房里都点着一对通红的大蜡烛；郭
妈妈也将我们房里的点了，叫我去看。我要爬到桌上去看，郭妈妈不
许，我便跳起来嚷着。伊大声叫道，“太太，你看，宝宝要玩蜡烛
哩！”娘在伊房里说，“好儿子，别闹，你娘给好东西你吃！”伊果然拿
着一盘茶果进来；又有一个红纸包儿，说是一块钱，给我“压岁”的，
娘交给郭妈妈收着，说不许我瞎用。我只顾抓茶果吃，又在小箱子里
拿出些我的泥宝宝来：这一个是小娘娘八月节买给我的，这一个是施
伟仁送我的，这些是爸爸在上海买来的。我教他们都站在桌上，每人
面前，放些茶果，叫他们吃。——呀！他们怎么不吃！我看见娘放好
几碗菜在画的人儿面前，给他们吃；我的宝宝们为什么不吃呢？呵！
只怕我没有磕头罢，赶快磕头罢！

郭妈妈说话了；伊抱着我说，“明天过年了，多有趣呢！”粽子，
包子，都听我吃。衣服，鞋子，帽子都穿新的——要“斯文”些。舅舅
家的阿龙，阿虎，娘娘家的毛头，三宝都来和我玩耍。伊说有许多地
方耍把戏的，只要我们不闹，便带我们去。我忙答应说，“好妈妈，宝
宝是不闹的，你带了他去罢！”伊点点头，我便放心了。伊又说要买些
花炮给我家来放，伊说去年我也放过；好有趣哩！伊一头说，一头拍
着我，我两个眼皮儿渐渐地合拢了。

我果然同着阿龙、阿虎他们在附近一个大操场上；我抱在郭妈妈
怀里，看着耍猴把戏的。那猴儿一上一下爬着杆儿，我只笑着用手不
住地指着叫“咦！咦！”忽然旁边有一个人说，“他看你呢！”我仔细一
看，猴儿果然在看我，便吓得要哭；那人忽然笑了一个可怕的笑，
说，“看着我罢！”我又安了心。忽然一声锣响，我回头一看，我已在
一个不识的人的怀里了！我哭着，叫着，挣着；耳边忽然郭妈妈说，
“宝宝怎么了，妈妈在这里。不怕的！”我才晓得还在郭妈妈怀里；只
不知怎么便回来了？



太阳在地板上了，郭妈妈起来。我也揉着眼睛；开眼一看，桌上
我的宝宝们都睡着了——他们也要睡觉呢。青梅呢？我的小青梅呢？
宝宝顶顶喜欢的青梅呢？怎么没了？我哭了。郭妈妈忙跑来问什么
事，我哭着全告诉了伊。伊在桌上找了一阵；在地板上太阳里找着一
片核子，说被“绿尾巴”吃了。我忙说，“唔！宝宝怕！”将头躲在伊怀
里；伊说，“不怕，日里他不来的，你只要不哭好了！”我要起来，伊
叫我等着，拿衣服给我穿；伊拿了一件花棉袄，棉裤，一件红而亮的
袍子，一件有毛的背心，是黑的，还有双花鞋，一个有许多金宝宝的
风帽；伊帮我穿了衣和鞋，手里拿着风帽，说洗了脸才许戴呢。我真
喜欢那个帽，赶忙地央着郭妈妈拿水来给我洗了脸，拍了粉，又用筷
子给点胭脂在我眉毛里，和鼻子上，又给我戴了风帽；说今天会有人
要我做小女婿呢。我欢天喜地跑到厨房里，赶着人叫“恭喜”——这是
郭妈妈教我的。一会郭妈妈端了一碗白圆子和一个粽子给我吃了；叫
我跟着伊到菩萨前，点起香烛磕头，又给爸爸娘他们磕头。郭妈妈说
有事去，叫我好好玩，不要弄污了衣服，毛头、三宝就要来了。

好多时，毛头、三宝和小娘娘都来了。我和他们忙着办菜给我的
泥宝宝吃；正拿着些点心果子，切呀剥的，郭妈妈走来，说带我们上
街去。我们立刻丢下那些跟着他走。街上门都关着；我们常买落花生
的小店也关了。一处处有“斯奉斯奉昌……镗镗镗镗鞈”底声音。我问
郭妈妈，伊说是打锣鼓呢。又看见一家门口一个人一只手拿着一挂红
红白白的东西，一搭一搭的，那只手拿着一根“煤头”要烧；郭妈妈忙
说，“放爆竹了。”叫我们站住，用手闭了耳朵，伊说“不要怕，有我
呢”。我见那爆竹一个个地跳了开去，仿佛有些响，右手这一松，只听
见“劈！拍！”我一只耳朵几乎震聋了，赶紧地将他闭好，将身子紧紧
挨着郭妈妈，一动也不敢动。爆竹只怕不放了，郭妈妈叫我们放下
手，我只是指着不肯放；郭妈妈气着说，“你看这孩子！……”伊将我
的手硬拖下来了。走了不远，有一个摊儿；我们近前一看，花花绿绿
的，好东西多着呢！我央着郭妈妈买。伊给我买了一副黑眼镜，一个
鬼脸，一个胡须，一把木刀，又给毛头买了一个胡须，给三宝买了一



个胡须。我戴了眼镜，叫郭妈妈给我安了胡须；又趁三宝看着我，将
伊手里的胡须夺了就跑，三宝哭了，毛头走来追我。我一个不留意，
将右脚踏在水潭里，心里着急，想娘又要骂了。毛头已将胡须拿给三
宝；他们和郭妈妈走来。伊说我一顿，我只有哭了；伊又抱起我说，
“好宝宝，别哭，郭妈妈回来给你换一双，包不叫娘晓得；只下次再不
许这样了。”我答应我们就回来了。

今晚是初五。郭妈妈和我说，明天新衣服要脱下来，椅子桌子红
的，花的衫儿也不许穿了，粽子，肉包子，糖馒头，风糖糕，只有明
天一早好吃了；阿龙，阿虎他们都不来了；叫我安稳些，好等后天上
学堂念书罢！他们真动手将桌子，椅子底衫儿脱下，墙上画的人儿也
卷起了。我一毫不想玩耍，只睡在床上哭着。郭妈妈拿了一支快点完
的红蜡烛，到床边问道，“你又怎么了？谁给气宝宝受；妈妈是不依
的！”我说“现在年不过了！”伊说，“痴孩子，为这个么！我是骗骗你
的；明天我们正要到舅舅家过年去呢！起来罢，别哭了。”我听了伊的
话，笑着坐起来，问道，“妈妈，是真的么？别哄你宝宝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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